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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面具舞
王新瑛/图文

每年春节期间，白马河畔的村村寨寨都有表演面
具舞的习俗。神秘的面具舞诉说着白马人世世代代
生活的艰辛，这些闪烁着民族精神的魂魄，经历悠悠
岁月的无情蹂躏，穿越历史的长河，一直沿袭到了今
天。

来到麦贡山的那天，正赶上白马人在寨子的大场
里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虽然路途劳累，但一听到面
具舞表演就要开始，我们的精神不由一振，全身的疲
乏一扫而光，有的人甚至顾不上放下行囊，就匆匆忙
忙地向大场涌去。

我一面赶一面向老乡打听到了不少有关面具舞
的故事。白马人把节庆祭祀活动时表演的面具舞称
为“池哥昼”，也叫“神面舞”。“池哥”是白马人对“面
具”的读音，“昼”译成汉语是“跳”的意思。这种面具
舞被赋予了祈祷丰收、渴望安宁、驱恶避邪的意思。

随着三声炮响，一支由9位男子组成的“池哥昼”
表演队伍踩着铿锵的鼓点从指定的地点跳出，4个“池
哥”跳在最前面，他们面戴木刻而成的彩绘面具，头戴
羊毛缝制的毡帽，反穿老羊皮袄，右手持牦牛尾，左手
持剑或戟，分别扮成山神，象征白马人祖先达嘎和达
玛的4个儿子，舞步粗犷豪放。两人扮成菩萨，又叫
“池姆”，头戴端庄秀丽、慈眉善目的菩萨面具，身穿艳
丽漂亮的百褶长裙，紧跟“池哥”身后，时而转体，时而
合掌，舞姿优雅而飘逸。另三人扮“池玛”，即两个丑
角和“小猴”，表演滑稽可笑的动作。

关于面具舞的来历，在白马山寨有着许多美丽神
奇的传说。很久以前，白马氐有四弟兄、两个媳妇和
一个妹妹，他们云游到四川境内，饥饿难忍，筋疲力
尽，好不容易找到一户人家，哥嫂让小妹上前去敲

门。门打开了，出来一位英俊潇洒的小伙子，看着眼
前这位俏丽的姑娘，小伙子一下子惊呆了。他不但拿
出好茶好饭来招待，而且再三挽留客人们多住几日。
日久生情，有一天，小伙子想约姑娘出去表露心迹，碍
于姑娘的哥嫂在家，就趁姑娘不注意时往她脸上抹了
一把黑锅灰，然后转身就跑，姑娘紧追不舍，一直追至
小河边。小伙子站在那里满目深情地看着姑娘，姑娘
的脸上绽开了桃花般的彩霞，两人相拥着互吐爱慕之
情。当四弟兄知道了这恋情之后，却坚决不同意，理
由是按照族规，白马人严禁和外族通婚。妹妹坚决不
从，四弟兄愤然离去，姑娘被开除族籍，只好随小伙子
落户到了四川。十几年后，姑娘思念亲人心切，就和

小伙子带着孩子千里迢迢回家探亲，往日的恩怨情仇
也都化为云烟一飘而散。后来，白马人为了纪念几位
弟兄家人，就把他们刻成面具，四弟兄叫“池哥”，两个
媳妇叫“池姆”，白马姑娘和四川小伙子叫“池玛”，他
们的孩子叫“猴娃子”。白马人把他们当成山神崇敬。

美丽的传说毕竟罩着一层极为遥远的神秘光环，
令人于遐想之际唏嘘不已，而眼前盛装的白马人早
已手挽手跳了起来，他们跟随“池哥昼”逐家逐户
地跳，从早上一直跳到晚上，从月上树梢跳到斗转
星移，高亢雄浑的歌声响彻整个山寨，荡漾着白马
人对天地自然、对神灵发自内心的崇敬和对美好生活
的殷殷祈福。

飘逝的红纱巾
——悼念李小雨 □张同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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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即临的时候，小雨猝然离世，令所有的文朋诗友
震惊，刹时电波挟带着哀情弥漫了我的全部时空，正如洪
波所说，“春未归来小雨去”，充满了痛惜和悲惋！我是第
一时间闻此噩耗的，她先生高健急促赶来，开门见山相
告，我惊呆木然，头脑一片空白，少顷才与他相拥而泣！

小雨重疴在身已有年余，我和程步涛、曾凡华只见她
日渐消瘦和憔悴，只知道她不断住院去抽腹腔中的积液，
但她一直拖着虚弱的身躯坚持工作。到了夏末秋初时，
她的声音已很微弱，且不能正常进食，却作为鲁迅文学奖
的评委住在宾馆开会审稿。那时我们都有一种不祥的阴
云笼罩心头，只是谁也不肯明示。入冬之后，她去参加

“将军诗词丛书”首发式暨座谈会，竟然做了长篇发言，对
10位将军诗人的作品一一予以点评，而且声音洪亮很有
底气。2月3日，我们还在一起开会，她穿了一件浅黄色
且款式新颖的羽绒服，围着花头巾，我同她开玩笑，夸奖
她终能与时俱进，服饰还挺时尚。她淡淡一笑，轻声说进
步了嘛。我仿佛看到了生命的曙光而为之欣喜。她去世
后，我在脑际回放这个瞬间的定格，才感觉到在她的笑容
里隐忍着内心巨大的痛苦。2月8日，我与她通电话，她
说住院了，我仍未在意，因为整年来月月如此，竟没想到
三天后她便撒手人寰。天不假年，人该奈何！

小雨有极其敏锐、细密而又精到的艺术感觉，她所营
造的意象符号新颖鲜活，包蕴着美妙的情思和丰盈的内
涵，有时像春风流云般清新柔曼，有时像五彩虹霓般美轮
美奂，有时像宏阔的朗天气象高远，有时像奔涌的江河惊
涛拍岸，如此的多彩多姿灵动变幻，让人美不胜览。她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诗集《红纱巾》，曾荣获中国作
协第三届优秀新诗集奖。其中的那首代表作《红纱巾》写
于1980年她29岁生日，浓缩了一代人的历史命运和心路
历程：“这些年，/风沙太多了，/吹干了眼角的泪痕，/吹裂
了心”，而随着历史的苏醒也焕醒了一代人的青春，她说：

“我看见夜风中/两道溪水上燃烧的火苗，/那么猛烈地烧
灼着/我那双被平庸的生活/麻木了的眼神。/一道红色
的闪电划过，/是青春血液的颜色吗？/是跳动的脉搏的
颜色吗？/那，曾是我的颜色呵”！此时正是一个崭新时
代的早晨，“那闪烁着红纱巾的艰辛岁月呵，/一起化作
了/深深的绵长柔情”，“祖国呵，/我对你的爱多么深沉，/
一如这展示着生命含义的红纱巾”，“今天，大雪纷纷。/
我仍要向世界/扬起一面小小的旗帜，一片柔弱的翅膀，/
一轮真正的太阳”。她赋予红纱巾以象征，将深刻的历史
感悟与强烈的生命意识融于一体，是新时期出现的最早
的朦胧诗之一，却并不艰涩怪异，洪波赞誉她是“朦胧诗
丛清醒人”。时隔三十多年重读它，仍会让人心热血热感
奋不已。2009 年我受对外友好协会的委托，主编一本

《中国现代诗选》（中俄双语版），遴选了新诗百年中自郭
沫若至海子的30位著名诗人的60首诗，作为献给俄罗斯
汉语年的重要礼品，其中就有李小雨的《红纱巾》和《陶
罐》。翌年10月，在莫斯科举办的诗集首发式上，小雨朗
诵了她的《红纱巾》，当场没有翻译，俄罗斯朋友们从鲜明

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和她甜美的声音里，感受到中国诗歌
独有的魅力，因而掌声如潮。

随着文化视野的开阔，小雨有的诗愈来愈深邃凝重，
有的则愈来愈跳脱空灵。几年前在常熟诗歌大赛中名家
云集，小雨的组诗《大美常熟》脱颖而出，荣获第一名，当
时我作为评委有幸先读，真有叹为观止之感。那首《夜听
古琴独奏〈广陵散〉》，把听觉、视觉、感觉和幻觉融为一
体，把时间与空间、抽象与具体、暂时与永恒都衍化为一
片文化圣境：“他用指尖初试着/小浪拍岸，水浅水深/然
后，一个音，一个音/悠远而古老/空茫中若高山流水，空
谷足音/有乌云遮日，有壮士披发打铁/敛天地之悲壮聚
在砧上/铸歌哭只在掌心的一瞬/风吹，草劲，强权，反抗/
猛然一道强音如剑飞来/横在咽上，又戛然而上/仿佛失
落狂野的那柄短刃/冰冷，战栗、寒光闪闪”。她又从历史
回归现实，千年古曲琴碎弦断，历史名城业已坍塌，“问操
琴人，今夜，一把古琴/又如何穿透千年风雨，铸魂？/又
如何让心中热血/流下暗红色的绝响和指纹/丝丝缕缕，
烫我们的心？”如此冷峻又如此炽热，如此细柔又如此悲
壮，只有大手笔才会有这样的大回环、大腾跃、大切割、大
变幻；只有深切地热爱时代、热爱生活、且有深厚文化底
蕴的诗人，才会有对文化传承的深切关注，才会如此魂飞
梦萦、意惹情牵！

李小雨又是一位优秀的诗歌活动的组织者，为促进
诗歌繁荣作出了可贵的奉献。我不会忘记1993年那个
秋季，我与她从武汉乘夜车返京，我突发灵感，想到应该
创建一个全国性的诗歌学术团体，以团结全国诗人、诗歌
评论家、诗歌编辑家、诗歌翻译家和广大诗歌爱好者，全
面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开展丰富多彩的诗歌活动，传播创
作信息、进行学术交流、培养诗歌新秀、出版诗歌佳作。
她听后十分兴奋。车厢内已经熄灯，我们还在滔滔不绝
地倾谈，车轮滚动的巨大声响伴着我们激越的心音。回
京之后我们便四处奔走八方呼吁，得到艾青、臧克家、邹
荻帆、张志民、李瑛的赞同和参与，得到中国作协的热情
支持并提出建会申请。翌年5月，经中宣部批准，在民政
部登记注册，中国诗歌学会正式成立。我和小雨经历了
初创时期的艰辛和曲折，所谓甘苦寸心知。由于吉狄马
加的参与策划，由于黄怒波的鼎立相助，由于李小雨、桑
恒昌和祁人三位副秘书长的精诚合作和无私奉献，由于
全国诗友的热情支持，方有了诗歌学会发展历程中的峥
嵘岁月和火爆青春。小雨参与组织了为纪念建党80周
年而举办的“东方之光”大型诗歌朗诵音乐会，相继又为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而举办了“拥抱太行”大型诗
歌朗诵音乐会，以及“西部之声”、“生命之源”、“诗意华
山”等诗歌朗诵音乐会，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她还
参与组织了“中坤杯·艾青诗歌奖”、“屈原诗歌奖”、“徐志
摩诗歌节暨诗歌奖”等多种大型诗歌活动，主编了“雍和
典藏”诗丛，主持了多场诗歌学术研讨会，为中国诗歌学
会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她还曾参与组织和
筹备由诗歌学会主办的三次中日韩三国诗人大会并随团
出访，又参与组织和筹备由中国和巴基斯坦、塔吉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五国诗人参加的“中亚
五国诗会”。这些重大的诗学活动，已成为中国当代诗史
的华彩乐章。

时光荏苒，我和小雨已相识30年，一起为开展诗歌
组织工作合作了20年，可谓相知甚深。回望过往的岁月
和她亲切的笑容，真是“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
年”，也欣然也怅然。在这20年间，我与她一起去采风、
开会，从学校到军营，从城市到农村，从长江到珠江，从华
山到黄山，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回荡着诗的真音。不会
忘在库尔斯克的街头压压板，不会忘在首尔的公园荡秋
千，不会忘在彼得堡开往莫斯科的夜车上久久欢谈。当
然，更多的是坐而论道、直声相鉴。小雨善良、厚道、埋头
工作、低调做人。但是，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局限，李瑛
老师说她太单纯，无法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她本人多次
向我倾述种种矛盾在心中的纠结，时时感到身在茫茫人
海中却有无法排解的冷寂孤独。我感谢她对我的信任，
人前背后总是以师相敬，以“您”相称，我对她既有热情的
赞扬，又有诚恳的规劝：许多事不都归咎客观，也不都源
于主观；处世要大气，该坚守的要坚守，该舍弃的要舍弃；
对人要包容，处友要长远，主事要决断；该清醒时清醒，该
糊涂时糊涂；要躲避是非，淡化矛盾，讲和谐，不结怨，人
间多少事相逢一笑化云烟……这些话当耶非耶？君已无
言。20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一切都如昨日，却成了人
世冥间两重天！

今夜除夕，今夜无眠，一首悼念萧红的诗总在我心
中回旋：“火烧云点燃了枫林/不忍回首人间的风尘//一
朵飘游的火烧云呵/寂寞而又苦闷的灵魂//历尽风蚀雨
浸的艰辛/载不动那么多悲愤”。那天，为小雨送别的
长长的队伍，挂着长长的泪痕，在浩浩蓝天下，阳光普
照中，像火烧云，也像红纱巾。小雨呵，这时你该重复
自己的诗句：“我望着伸向遥远的/淡红色的茫茫雪路，/
一个孩子似的微笑/悄悄浮上嘴唇……”

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城市亮起万家灯火，我
脑海里总会浮现出父亲的身影——一个身材矮
瘦，肩头挎个红十字药箱，额头上戴只电筒，行走
在崎岖山路上的乡村医生。无论是月朗星稀的
酷夏，还是寒风苦雨的隆冬，他都踽踽独行。那
些从草丛荆棘里爬出来觅食的蜥蜴和蛇，时常出
来挡道，但病人的呼唤牵引着他，让他忘记黑夜
的恐怖和艰辛。

我跟父亲很少有过交流，在我的记忆里，他
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病人身上。只有患者的健
康才是他最为关心的。而对于我的成长，他则是
顺其自然，不会倾注太多心思。有一次我过生
日，三亲六戚都来吃酒祝贺。母亲提前几天就忙
开了，惟独父亲天天守在他的诊所，仿佛没我这
个儿子似的，不闻不问。当天，待亲戚们散去，我
压抑已久的怨怼终于如泄洪之水爆发了。我冲
着他吼到：“你到底有没有我这个儿子？没有，咱
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父亲听后，一句话没说，
就进房睡觉去了。可第二天，他竟然找人从镇上
买回一个书架送给我。那时，我还没能力在城里

买房，但又热爱写作，乱七八糟的书籍堆放在屋
里都发霉了。书架摆放好，父亲笑着对我说：“读
书人，哪能没个书架。”说完，就匆匆去了诊所。

或许是常年一个人在外漂泊久了，饮食无规
律，致使我年纪轻轻便患了胃病。父亲知道后，
想尽各种办法，四处收集单方为我治病，但效果
均不明显。一天，我专门请假，去县医院做胃
镜。秋日的天气已有一丝微寒，且下着细雨，当
我排队挂完号的时候，突然看到父亲的身影。他
站在队伍的侧面，手里提着两个馒头，馒头还是
烫的，冒着热气。我问：“爸爸，你怎么来了？”父
亲说：“我不放心，来看看。”检查完毕，医生说是

浅表性胃炎，父亲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他把馒
头递给我，让我赶快吃，别凉了胃。我在啃馒头
的时候，父亲却不见了，我回头一看，他正要上电
梯去二楼药房替我取药。电梯人多，拥挤，父亲
刚一踩上去，险些摔了一跤。我赶忙跑过去搀
扶，他竟又抓着扶手上去了。取回药，我将父亲
送到车站。车都已经启动了，他还在窗户边反复
叮嘱：“每顿记得按时吃饭。”后来，听母亲说，父
亲那天从乡下跑来看我，连早饭都没吃。我想起
父亲穿着沾满泥巴的黄胶鞋，乘电梯替我取药的
情景，心里好一阵难过。

有一年，父亲在出诊回来的路上摔伤了腿，

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母亲流着泪跑到我工作的
单位来找我，让我回去看看。我一到家，父亲强
忍着痛，埋怨母亲不该来叫我，怕影响我工作。
我见父亲的脚踝肿得老高，想尽快送他去县医
院。父亲坚持不去，说自己就是医生，拿中药敷
一敷就好了。我生气了，背起父亲就走。记得那
是冬天，母亲拿出一双雨鞋让我穿上，还用干稻
草搓了根绳子套在鞋底防滑。午后的天空灰蒙
蒙的，像罩了一层纱布。道路一片泥泞，一脚踩
下去，泥水溅得老高。我埋着头，脚趾死死抠住
地面，两只手反扣着，牢牢箍住父亲。有好几次，
我和父亲都差点跌倒，吓得我直冒汗。父亲屏住
气，双手抓紧我的两肩，由于他的脚使不上力，他
尽量将身子朝上靠，把腹部卡在我的腰上，不让
身体下坠。不一会儿，我反扣着的双手就酸了，
我一直咬紧牙，强撑着。

父亲想缓解我身上的压力，便讲起了我小时
候的事。他说：“那时，我也是这么背着你去上
学，你将书包挂在我脖子上，一晃一晃的，一双小
手抓得我脖子生疼。有时去山上干活，肩上背着

东西，我只好将你放在地上，让你自己走。你不
依，又哭又闹，非要我背。我就逗你，我在前面
走，让你在后面看我的脚印。倒也奇怪，你一跟
着我的脚印走，竟不哭了。后来，你长大了，我也
背不动你了。”瞬间，我的眼泪下来了，好在我低
着头，脸上滚着雨珠，父亲看不见。

前不久，父亲60岁生日，我专程回乡替他过
生，发现他比以前又老了许多。白头发多了，皱
纹也更深了，但他仍每天挎着药箱走村串户。吃
完晚饭，我拿出从城里提回的一瓶好酒，坐在院
子里陪他聊天。母亲从柜子里捧出一盘生花生，
给我们佐酒。咱父子俩坐在月光下，就这么慢慢
地品。一直品到寒气骤降，才各自带着醉意摇摇
晃晃地回屋睡觉。

睡至半夜，我隐约感到有人在触碰我，拉亮
电灯一看，竟然是父亲。他穿件内衣，正从里屋
抱来一床被子替我盖上，而他自己的手却冻得冰
凉。那晚直到天明，我都辗转难眠。父亲的鼾声
从隔壁传出来，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像一个垂暮
老者，在呼唤他失散多年的儿子。

躲在父亲背后取暖
□吴佳骏

■■现现 场场

提起诗人、翻译家曹葆华，我隐隐约约还有一
些印象。上世纪60年代，我们家与曹葆华先生家同
住建外“学部”宿舍的七号楼，刚刚上小学的我，
经常泡在楼下玩，隔壁单元有一位伯伯常常引起我
的注意，他穿着一身浅色的不那么平展的大衣，斜
挎着包，低着头，目不斜视，步态缓慢，间或会笑
眯眯地，时而嘴里念叨着什么——能感觉出，他活
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我会久久地观望着这位伯
伯。一日，我和父亲王平凡谈起这位老人，父亲笑
着说：“那时经常去隔壁单元看望曹葆华，有时也带
你去，我和他聊天时间很长，内容很多。”这我有些
印象，他们聊的内容我不记得，但曹先生的谈吐我
是忘不掉的，保持笑模样的曹葆华先生，有时急于
表达什么，以至半天话说不出，我着急地等着那句
话的完整“抛出”，事实上内容我倒没在意。

父亲凭着记忆，跟我描述了他眼中的曹葆华。
曹葆华193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随后入清华大学研究院，1935年毕业。这期间，他
从事新诗写作，著有 《寄诗魂》《落日颂》《无题
草》 等诗集，同时翻译出版了梵乐希的 《现代诗
论》、瑞恰慈的《科学与诗》等。1937年抗日战争
爆发后，写了一些宣传抗日的诗，在国内进步文学
杂志上发表。1939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鲁迅艺
术文学院文学系任教员。曹葆华早期诗歌名气很
大，他还从家乡带出了像陈敬容这样一位对九叶派
的形成起关键作用的诗人。

1944年1月至1961年，曹葆华在中共中央宣传
部翻译马恩列斯经典著作，曾任俄文翻译室主任。
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在1959年提出，要出版三套外国
名著丛书（以下简称“三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

《外国古典文学丛书》《外国古典文学理论丛书》（后经编委讨论，“三套
丛书”去掉“古典”二字）。为了加强这项工作，何其芳向周扬提出要
调曹葆华到文学所工作，曹葆华1962年先到文学研究所，1964年到外
文所，1978年9月20日逝世。

到文学所后，曹葆华因体弱多病 （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
等），当时何其芳、毛星、王平凡三人研究决定，同意他在家养病，在
家工作，不参加所里各项活动。尽管如此，曹葆华仍笔耕不辍，这期间
他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
活》、高尔基的两卷《文学书简》（与渠建明合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丛书》中的《高尔基论文选》（与孟昌、戈宝权合译） 等重要著作。
直到逝世前，他还在翻译、校订普列汉诺夫的文学艺术论文集《哲学选
集第五卷》，为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但文化大革命中，曹葆华受到批判，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又
被列为中宣部“阎王店”的“小鬼”。在那段黑暗的日子，他写下了痛
斥“四人帮”的短诗40多首。

父亲很尊敬曹葆华。当年他们在延安学习的青年一代，都学过曹葆
华翻译的早期马列经典著作。1950年，父亲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学
习马列主义这一课程也多是以曹葆华翻译的著作为主。

曹葆华家与美学家蔡仪家是对门。那时，父亲经常去看他，他待人
诚恳、谦和。按理说，他在延安鲁艺时与何其芳都是教员，资历很深。
父亲说，“我们在马列学院学习时，叫艾思奇为艾教员；叫周文，就直
呼名字，不叫秘书长，不讲官衔。我们习惯称曹葆华为葆华同志，可
见他没架子。曹葆华在公开场合讲话不多，只潜心翻译、校订马列经
典著作。”

文学所很多人都是曹葆华的“老熟人”，比如何其芳、贾芝、毛
星、朱寨、陈涌、孙剑冰等，有的同为延安“鲁艺”时的老师，有的曾
是“鲁艺”时期他的学生。在中宣部工作时，朱寨在文艺处，曹葆华在
理论研究室。他们对曹葆华都很尊重。”

在父亲的印象中，曹葆华很勤奋，正像巴金在给曹葆华的信中所
说，“曹葆华极其热烈、极其深厚地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他愿意多做工
作，多贡献自己的一切，他想活下去，长久地活下去。”曹葆华有个
性，在探讨一些问题时，他会毫不隐讳地谈一些很有见地、很有胆量的
看法。听他家人讲过，1975年到1978年间，正值文化大革命，曹葆华
虽然身患重病，但是仍为国事忧虑，心急如焚，双目先后失明。在他生
病期间，他常闭目吟诗，偷偷地一字一句写下了数十首诗歌，一直都没
有被人发现。直到1978年9月20日，曹葆华去世后，家人在清理他的
衣物时，才在他的内衣口袋里发现了这些诗稿，这些诗都是写在一张张
小小的纸条上。“红日临空天下乐，妖风扫地谁不愁，历史长河催人
急，病枕不眠望九州。”这选自他最后一组作品。1978 年 12 月 3 日出
版的《人民日报》为纪念曹葆华刊登了其中的6首。这些诗句用犀利
的语言，鞭挞了“四人帮”的罪恶行径，更表达了曹葆华那深沉的忧
国之情。

曹葆华为人随和，从来没有给人那种咄咄逼人、故作清高的感觉。
“我跟曹先生倒是没有陌生的感觉……”父亲笑着告诉我，三年困难时
期，曹葆华还请他在南池子老政协内吃过饭，聊啥现已记不清了……曹
葆华对人真诚，文学所研究员祁连休曾有这样的回忆：“曹葆华与我是
忘年交，无话不谈。上世纪70年代，我和他都住建外宿舍，在他去世
前的几年间，只要两天见不到我，就让他们家的阿姨来叫我。当时他对
我讲的好些话，一般都不会对旁人讲，还给我看讽刺江青的诗。他去世
前又对我说过：‘今后就是要批某某某’……”

一方面是翻译马列经典的大家，一方面又是感情炙热的诗人，《她
这一点头》留给我们的是弥漫心间、久久不会消退的浪漫甜蜜：“她这
一点头/是一杯蔷薇酒；倾进了我的咽喉/散一阵凉风的清幽；我细玩滋
味，意态悠悠/像湖上青鱼在雨后浮游。//她这一点头/是一只象牙舟；
载去了我的烦愁/转运来茉莉的芳秀；我伫立台阶，情波荡流/刹那间瞧
见美丽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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